
兩個父親 

 

太陽花 

我與地上的父 

父親是泥水匠，我 81 年出生，是父親的第二個女兒，後來又有了妹妹和兩個弟弟。五

歲以前有過一段單獨跟隨父親在外務工的日子，開始讀書後，我見到父親的時候就很

少了。每到快過年就盼望父親回家，卻常常落空，或是父親真回來了，自己卻覺得很

難為情，總是躲在一邊兒。兒時的印象中，父親的臉大多時候都很嚴厲，讓人心生敬

畏。 

因為家裡的孩子多，比起常常沒有存在感，童年的貧窮倒不那麼令人記憶深刻。記得

有一年過年，父親和母親討論置辦年貨的事，忽然說到要給我買件新衣服，我居然不

爭氣地悄悄跑到隔壁房間去掉眼淚，並不是因為幾乎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而來的喜悅

（因為貧窮，小時候幾乎都是穿別人送的舊衣服），卻是因為父親居然提到了我！ 

還記得我上初中是住校生，每週末回家一次，初一放寒假回到家，卻被眼前的景象驚

呆了：我們家的破房子不見了，人們正在忙碌著蓋新房，甚至沒有人注意到我回來

了，內心是怎樣一種失落啊，仿佛我不是這家人的一員，我甚至幾乎沒有品嘗到住進

新房的喜悅。 

因為自己吃了沒有文化的虧，父親一直認為讀書還是很有用的，再窮都沒讓我們輟

學，自從姐姐中等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鄉中心小學當上老師，父親就對我們幾個小的

靠讀書跳出“農門”、端上“鐵飯碗”抱有期望。 

然而，到了 2002 年，我理應面臨一般年輕人找工作的階段，卻早已是自主就業了。一

向羞于求人的父親，那年春節回家居然輾轉找到了從軍進京的兒時好友，想替我討份

工作，我在電話裡謝絕了那位元略顯為難的叔叔。年底，自己謀到了國有銀行代辦員

的差事，工作兩年多以後，於 2004 年底辭職去外地，打過幾份工，轉了一圈，2006

年又重新回到這家已經過股份制改造的銀行，後來成為正式員工。 

我與天上的父 

30 歲以前本應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我卻少有快樂的記憶。到了 2012 年，一向繁忙

的工作發生了改變，我有了一段相對輕鬆的工作時間，忙碌著照顧孩子的好友們似乎

離我越來越遠，父母的關切只會引起我莫名的怒火，揮之不去的孤獨感再次強烈襲

來，那些傷害過自己的人或事，更加頻繁地從腦子裡跳出來，一遍一遍重現，所有的

委屈化成決堤的淚水，以至於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都會突然流淚。 

我去健步、練瑜伽、學游泳、讀心靈雞湯，試圖通過這些活動來趕走回憶，也常常思

想那個來世今生輪回轉世的傳說，可這一切並不能令我滿意，我仍然感受不到快樂，

找不到活著的意義，那幅大霧籠罩看不清前路的夢境時常出現。 

為什麼我要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初中時就困擾我的問題一直沒有答案。 

我很早就知道有一本叫《聖經》的書，有一天我好奇地想，也許這本書可以回答我的

問題。快十年沒有聯繫的同窗好友看到我在微博上的詢問，便很快找到我，在她的熱

心幫助下，我漸漸地瞭解了福音，認識了生命的救主，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一直在看

顧我。 

然而，好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只是覺得這是一套很好的道理，雖然已經決志信主，但



生命沒有被更新。 

初嘗主恩 

神讓我在接下來的短短兩年時間內經歷了祂的同在。我意外得到一個升職的機會，被

派到一個分支機搆掛職，在虛榮心得到滿足而沾沾自喜的同時，神卻讓我看到了這個

世界的污穢，看到了每一個看似光鮮的人物背後爭奪名利的艱辛和陷在罪中之樂不能

自拔的可悲境地，我對那一切充滿了厭惡，卻又陷在其中，無法逃脫。 

我開始向神呼求，讓我脫離那境地，哪怕重新回到起點，回到繁忙的工作，也不要讓

我的生命耗費在充滿算計的人際關係裡面。我還有一個請求，就是讓我不要太忙碌，

我要認真地尋找神，學習他的話語。 

神應允了我，半年之後，我真的脫離了那個環境，但迎接我的卻是一個任何人都不願

去的既繁忙又枯燥的工作崗位，我苦惱，抱怨神為什麼沒有讓我去到自己特別想去的

崗位。禱告之後，我選擇了順服。 

然而，神的恩典卻是如此的豐盛，祂要給我更好的。三個月後，也就是去年 8月，我

接到了一個邀請我面試的電話。我問對方怎麼知道我資訊的，說是在求職網上搜索到

的，我想起兩年多前曾經萌發過辭職的念頭，並在網上掛了一份簡歷，但卻幾乎沒有

任何用人單位找過我。兩年多前的簡歷被搜到，這不能不說是神的恩典；而且這是一

家管理相對規範、休假制度寬鬆、在業內饒有名氣的外資金融公司，應聘的職位也是

我一直渴望的。 

兩個父親的衝突 

和大多數的農村父母一樣，幾年前，父母結束了務工養家的生活，回到家鄉，住在離

我很近的姐姐家，照顧起我們的飲食。我一向恥于向父母求助，做任何事情都從來不

會徵求父母的意見，就連讀書花費了父母的金錢，我都在工作以後盡可能補償，覺得

自己要“償債”。去年換工作卻在面試通過後就讓他們知道了，父親一直不贊同。在

我的眼裡，父親對我此前的經歷（四年前的離婚和剛剛失去升職的機會）本來就失

望，如果我再失去這份體面的銀行工作，他一定會更加失望。但這又何防？我根本沒

打算要去理會父親的感受。 

後來，母親告訴我，2004年底前那次辭職，父親常常因為沒有勸阻我而自責，直到我

2006 年又回來後，父親才開心起來，因為在一輩子風吹日曬、辛苦勞累、異鄉漂泊的

父親看來，能夠在家鄉有一份好工作，不受風吹日曬的苦就是幸福。這一次，父親無

論如何都要阻止我辭職，絕不讓我再“走彎路”。 

我開始思想自己為什麼如此冷漠。是的，我心裡面一直有一股怒火在湧動，這股怒火

來自于成長過程的被忽略，來自于不被信任的自憐，來自于不求於人的自義。我在心

靈裡面築起了防衛的高牆，不容許任何人闖進來，常常用冷言冷語來回應年老父母略

顯笨拙的關懷。常常因別人質疑我所做的事情或所做的決定，而深深地覺得自己不被

信任，所以也選擇不信任別人。 

這一次，神要我選擇去在意和接納父親的這份看似“不夠恰當”的關懷。 

為了說服父親，我更加詳細地考察了這家公司的背景實力，並徵求了很多有見識的同

行及前輩們的意見，在薪資談判階段也盡可能地掌握了主動權。於是我信心滿滿地說

服了在父親面前最有話語權的姐姐，並取得弟弟妹妹們的理解，讓他們相信我做的這

個決定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最後，我鄭重地找到在妹妹家帶外孫的

父親長談這件事情的利弊，盡可能讓父親弄明白我要去哪裡，同時表達了我對父親意

見的尊重，父親沒有說什麼，似乎已經被我說服。 

第二天與父親見面時，他又反對我，這次是完全不聽我講道理，我們之間發生了激烈



的爭吵，父親著急了，耍橫說要是我辭職，就不再和我說話，甚至要和我斷絕父女關

係。這樣的對話發生在一對幾乎沒有什麼情感交流的父女之間，多少顯得有些矯情和

肉麻，我一時語塞，望著父親走進裡屋的背影，鼻孔裡哼出一聲冷笑。但天父給我的

良心卻蘇醒，讓我很快意識到，父親是在通過這樣的方式向我表達他想要保護我。 

於是，我整理了混亂的情緒，對著父親關上的房門，大聲說了一堆更“肉麻”的話，

大意是：我的決定不會改變；但不管你支持還是反對我，你永遠都是我的父親，不管

你理不理我，要不要我這個女兒，我都會一直孝敬你、對你好，你不和我說話，我就

纏著你，直到你肯和我說話為止。 

盼望 

如今，我已經在這家公司工作一年了，父親當然沒有真不理我，我和父親的關係也並

沒有徹底改變，但我知道從那件事以後，我們之間已經發生了些微妙的變化。10月 11

日那天，在慕道三年後，我受洗，宣告了自己的信仰。神沒有應允我邀請父母來觀

禮，信與不信之間的鴻溝不知道何時才能搭起橋樑。但我知道天父一直在作工，祂已

經揀選我為祝福家人的管道，祂要先徹底改變我的生命，幫助我修復與家人的關係，

我知道這條道路可能會很漫長，心裡卻滿有盼望。願我地上的父能早日認識那位元天

上的父。 

  

學習心得 ： 

1、我參加文字營並不是因為有文字事奉的心志，而是為了預備受洗，準備信仰見證的

演講稿。但我的收穫遠超過所求，與弟兄姐妹有深入的交流和學習，蘇老師帶來的培

訓內容豐富到我一時半會兒消化不了。感謝主，我可以以文字來分享自己的點滴成

長。 

2、這篇文章本來是準備在文字營上分享的，後來因為同一主題分享的人比較多，我自

己也不夠滿意，於是放棄了分享。初稿篇幅很長，而且通篇只有幾個段落，顯得層次

不夠分明，條理不夠清晰。營會的學習成長對我重寫此文有很大的説明，我對文章結

構進行了調整，增加了小標題，砍掉了一些敘述小時候家庭“苦難史”的內容，只敘

述了買新衣服和修新房兩個記憶最深刻的細節，並圍繞與父親的關係這個主題來寫。

蘇老師提出了某處應另起一自然段的修改意見，非常中肯，修改後段落與故事的轉折

更加契合。 

3、第二段“並不是因為幾乎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的喜悅”，可能會產生歧義，我沒有

直接使用老師修改好的話，而是把這句話改成了 “並不是因為幾乎從來沒有穿過新衣

服而來的喜悅（因為貧窮，小時候幾乎都是穿別人送的舊衣服）”，加了一個括弧備

註，讓不同經濟文化背景的讀者能夠理解我要表達的意思。 

4、副詞的使用上有重複的現象，拿掉後語句讀起來更加簡潔。 

5、因為故事的時間跨度較長，對時間的表達不夠準確，後文提到前文的事情時把具體

的時間說出來，比倒推表達“X年前”，讓讀者更清楚事情所指。 

 


